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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韋應物絕句中的情景交融 

高毓莉 

摘要 

    本篇論文主要從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審美心理角度來分析韋應物的絕句，透過

「創作須獨立」與「創作需不隔」，論其詩歌創作表現的物我關係及審美情趣。 

    主要從兩大類著手：一為山水詩：探討其情景交融運用，此外因時代背景的因素，

將韋應物詩歌中的禪趣作一論述；一為詠物詩：透過外在形象的描寫、藉物抒情到人格

投射，將其歸類為物我情景的交融主題之一。 

    逐一探討韋應物如何運用情景交融，將作品和自我人格與生命情調做審美的觀照與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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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韋應物在唐代詩史上可堪稱為山水派的代表人物，後代也將其與陶淵明和柳宗元二

者並稱1，多肯定其沖淡自然的風格。 

    關於韋應物的生平，囿於《新唐書》和《舊唐書》並未為之立傳，根據羅聯添〈韋

應物年譜〉2考證，其生於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約卒於貞元十一年（795）之後數年

間。3大抵其活動時間約為安史之亂前後，中唐大曆年間，唐代由盛轉衰之際，綜觀韋應

物出處進退與其思想和所處時代背景自有其相關性。 

    其曾自云：「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贈舊識〉）

可窺知其少年時代意氣風發之狂，但仕宦期間載浮載沉4，至安史之亂後，「鬢眉雪色猶

嗜酒，言辭淳樸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與村老對飲〉）一詩中，

不難體會出韋應物對於國家社會的感懷，甚至在與諸弟的酬答中，也可以感受到韋應物

從少年時期到此時由動到靜的轉變：「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還信乎從天上

落，唯知彼此淚千行。」（〈寄諸弟〉）對於兵亂之時滿目瘡痍的景象發出不平的心聲，也

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才會造就出「既關心政治，熱衷仕途而又不感興趣或不得不退出和逃

避它」5的獨特思維模式。 

    因此，韋應物透過詩歌吟詠心志，如〈澧上對月寄孔諫議〉：「思懷在雲闕，泊素守

中林；出處雖殊跡，明月兩知心。」對孔諫議（孔述睿）言自己「泊素」，心胸淡泊。又

〈贈丘員外其二〉：「跡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門趨。」如此守樸

致遠出處的心情，不願像石崇一樣為攀附權貴而奉承，梅華在〈平衡的打破與重建—韋

應物性格的獨特性分析〉一文中： 

 

     這種矛盾的心態反映在履歷上就是出仕－閒居－出仕－閒居，韋應物在他 

     一生中一直都在重複著仕隱的迴圈，而每一次迴圈差不多都歸於寺院，這     

     表明韋應物有某種遁世避俗的心理趨向。
6

 

 

                                                 
1
 見李東陽：《麓堂詩話》：「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

稱『陶韋』又稱『韋柳』。」（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5年）。 
2
 羅聯添著：《唐代詩文六家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 75年 7月初版。 
3
 關於韋應物生卒年的說法不一，根據陶敏、王友勝校注：《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將

其生平定為 733－約 793 年。陶敏〈韋應物生平新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8 年第一期，認為韋

應物當生於開元二十三年或更前的一、二年，而不可能生於開元二十五年及其後；約貞元八年卒於蘇州，

享年五十八歲。 
4
 羅聯添：〈韋應物年譜〉可知韋應物出處進退約為： 

天寶十年（751）為明皇宿衛。代宗廣德元年（763）為洛陽丞，大曆元年因為官正直，請罷洛陽丞，居

洛陽城東同德精舍。大曆十年（775）在長安任為京兆功曹。大曆十三年（778）為京兆功曹高陵令。大

曆十四年（779）為鄠縣令，六月除櫟陽縣令，以疾歸隱善福精舍。建中三年（782）為比部員外郎，四

月為滁州刺史，784 年罷滁州刺史，留居南巖寺。德宗貞元元年（785）授江州刺史。貞元三年（787）

召為左司郎中。貞元四年（788）為蘇州刺史，貞元六年（790）寓居蘇州永定精舍。 
5
 見李澤厚：《美的歷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 190。 
6
 見梅華：〈平衡的打破與重建—韋應物性格的獨特性分析〉，《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三期，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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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韋應物出仕和閑居過程中，所寓居的地方不外乎都是精舍寺廟，因此，在他的詩歌作

品中也有許多詩篇都是和道士釋子的酬答，尤其是和皎然的往來，彼此討論詩歌創作理

論7，而對韋應物文學創作上亦有一定的影響。 

    總歸上述，韋應物的思想性格大抵可以分為兩期，以安史之亂為分界點，前期所表

現的是一個狂者的心態；後者則是感受國家的戰爭離亂，對百姓的憐憫之情，除韋應物

本身憂國憂民儒家思想之外，還有與僧人之間的往來的禪理，加上屢次出仕和退隱，故

表現在詩歌上，自然形成了獨特的風格。 

    其作品主要可分為雜擬、燕集、寄贈、送別、酬答、逢遇、懷思、行旅、感嘆、登

眺、遊覽、雜興、歌行、拾遺8，而本文所採用的詩集版本為陶敏、王友勝編《韋應物集

校注》，其寫作重點則是將範圍定在「絕句」上，因沈德潛《說詩晬語》：「五言絕句，右

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並入化境。」9，韋應物除五言絕句為人所稱頌之

外，其七言數量雖不多，但是仍有諸多佳作。 

    本文重點就是將韋應物絕句分為兩大類，一為山水詩，一為詠物詩，企求從審美的

心理角度去分析，以王國維《人間詞話》思想為主體，討論韋應物絕句中的情景交融與

物我關係上的呈現。 

 

貳、情景交融創作心理 

    在中國詩歌創作中，「情景交融」一直都是審美重要的論點之一，王昌齡《詩格》將

詩歌分成三境，說明從「形似」→「深得其情」→「得其真」： 

 

      詩有三境。一曰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 

      之於心，處身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中，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 

      似。二曰情境。娛樂愁怨，皆張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三 

      曰意境。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10
 

 

也就是說，當文人在創作的過程中，觸目所產生的情感瞬間，需要加以沉思之後，「張之

於意而思之於心」再發筆創作，如此的詩情才是藝術化的。 

    王國維《人間詞話》對情景交融論述又為精要，以下就其審美觀來析論創作的心理： 

 

                                                 

7
 皎然〈答蘇州韋應物郎中〉一詩：「詩教殆淪缺，庸音互相傾。忽觀風騷韻，會我夙昔情。蕩漾學海資，

郁為詩人英。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何必鄴中作，可為千載程。受辭分虎竹，萬里臨江城。到日掃

煩政，況今休黷兵。應憐禪家子，林下寂無營。跡隳世上華，心得道中精。脫略文字累，免為外物攖。

書衣流埃積，硯石駁蘚生。恨未識君子，空傳手中瓊。安可誘我性，始願愆素誠。為無鸑鷟音，繼公雲

和笙。吟之向禪藪，反愧幽松聲。」（《全唐詩》卷 8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
 陶敏、王友勝編：《韋應物集校注》一書中，將韋應物詩分類為十卷，並且依主題分類。 
9
 見陶敏、王友勝編：《韋應物集校注》，頁 652。 
10

 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7月，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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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作須獨立 

    事物的美感生發在於心與物，主體和客體的交融，但是情感轉換為詩歌作品時必須

要獨立，王國維《人間詞話．第五則》：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必遺其關 

      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 

      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11

 

 

審美的本身是不帶有功利性的，而文學作品中又強調人與物之間的互相關係，這就是中

國「三才」的觀念，企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在創作過程，除了受外在事物的感

發外，在創作的當下必須「遺其關係和限制」，所以王國維才說「寫實」也是「理想」；

但是表現在文字上，卻又必須合乎「自然的法則」，從自然去體驗人生，這就是「理想」

也是「寫實」。 

    所以，在文學創作中，每個人對於自然的主觀想法不一，對物所引發的情感也各有

風貌，正因為此，人的情感才能融入自然之中。又《人間詞話．第六○則》：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 

      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2
 

 

柳宗元〈邕中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

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13，若沒有王羲之筆下的描寫就無法引發人皆曉知的蘭亭。

朱光潛〈山水詩與自然美〉：「人不感覺到自然美則已，一旦感覺到自然美，那自然美就

已具有意識形態性或階層性。換句話說，人的意識形態性或階層性在那感覺過程中便與

自然景物由對立而趨向融合，這種融合反映了自然，也表現了他自己，美就由是體現。」
14這就是王國維所謂的對「宇宙人生」的感懷，在主體和客體之間出入內外，才能在創作

中得其生氣與高致。 

     

（二）創作須不隔 

    一個好的文學作品要能感動人心，還是在於「作者－作品－讀者」，三方面傳遞，要

做到如此，作品就要「不隔」。 

    王國維便提出了「隔」和「不隔」的差別：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 

                                                 

11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台北縣：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90年 8月初版二刷，頁 3。 

12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35。 

13
 見柳宗元：《柳宗元集》，台北：頂淵文化事業，2002年 9月，頁 730。 

14
 見伍蠡甫編：《山水與美學》，，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76年 1月，頁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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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 

      不隔。（《人間詞話．第四○則》）
15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清苦， 

      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裡看花， 

      終隔一層。（《人間詞話．第三九則》）
16

 

 

就二者來相比較的話，王國維較肯定「不隔」，而這裡就產生了主體和客體不同觀物態度，

王國維肯定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17

（《人間詞話．第五二則》）

所謂「自然之眼」就是「直觀」，透過「以物觀物」的角度，便能將情感自然流露出來，

故他又說： 

 

      大家之作，其言情必也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 

      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間詞話．第五六則》）
18

 

 

這裡一再強調在文學創作中情和景必須要感人心外也要使人耳目一新，非陳腔濫調也非

為賦新辭強說愁，而是將觸景生情的感發透過凝思進而創作，把眼前所見之真景化為感

動人生之真情，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 

    總歸上述，王國維認為創作中要獨立與不隔，正因為作者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在審美直觀中，透過文字表現情感就必須要不隔。童慶炳〈情感的二度審美轉換──「情

景交融」說淺釋〉一文中，提出兩點邏輯思維：他認為自然之情要經過「精思」、「凝思」、

「沉思」，才可能變成「詩情」；再者，情感必須經過對象化，使情與景結合，才能變成

可以把握的詩情。19也就是說在創作之前除了內心受到外物的感發之外，表現在詩歌上還

要再經過苦思才行。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以觀境取代觀物，意

味著對物的觀察更精密、深入，也可以說，更能掌握物的形象特徵與其對應意義，運用

在創作時，較能有效達到意與象的切合一致。」20故從境界上而論，可以更加掌握物的形

象並且可以較深入表現作者的情感。 

 

參、韋應物山水絕句之物我關係 

   《論語．雍也》：「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孔子以水來譬喻，可以

窺見其人格的標準，因此，在山水中往往可以投射人的情感與想法。在朱德發主編《中

                                                 

15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24。 

16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23。 

17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31。 

18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34。 

19
 參見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83年 8月出版，頁 60-61。 

20
 見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4年 9月，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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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山水詩論稿》： 

 

      天道自然做為中國人主要的自然觀、宇宙觀……因而大多數山水詩都表達 

      了對自然的客體自在特性（空間）、永恆性（時間）──即大自然的造化 

      與先驗存在的特性的崇仰與贊嘆。在這些詩中，人已化身為完全獨立的有 

      價值的個體與自然構成對話，在永恆的時空中追尋自我的那個點，可以說 

      是全部山水詩情意寄託的依據、方式與源泉。
21

 

 

在人和自然的對話中，可以看見人將己身的情意寄託在山水之中，自古以來，諸多名篇

皆是如此，除此之外，還可以結合宦遊、羈旅生涯，所以山水詩的創作面向其實是多元

化的。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對於中國山水詩的美感經驗就有以下說明： 

 

      中國詩人的山水美感經驗雖然起於形象的直覺，卻又不止於形象；雖然通 

      過耳目感官，卻又超越耳目；而是通過耳目所及的山水形象，進而心領神 

      會由形象昇華上去的自然生命之精神韻味。
22

 

 

這就是情和景交融的最高境界，詩人除了本身對於山水形象的直觀外，還有鎔鑄個人生

命情志和情調，就韋應物生平來看，除了為官時憂國憂民儒家形象之外，又好讀《老子》

和《易經》，加上和僧人之間的來往唱和，在山中詩中自然會流露出更多元的生命韻味，

《人間詞話．第六則》：「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

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23，在詩中的表現除了情和景相融外，

還要表現出真實的情感，這樣才符合「境界」，以下就幾點來說明韋應物詩中情景交融、

物我關係的情趣。 

    談論到物我關係，以王國維的「有我」和「無我」之境做為觀點討論：其云：「有我

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

為物。」24（《人間詞話．第三則》）又說：「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

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25（《人間詞話．第四則》）所謂的「有我」便

是客體的景物有了主體我的精神，其激動之情在沉靜中洗鍊與創作，故表現出來的是宏

壯之情。而「無我」則是客體和主體已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主體在靜中直觀，故所表

現出來的是優美之情。 

 

                                                 

21
 見朱德發主編《中國山水詩論稿》，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4年 12月第一次印刷，頁 326。 

22
 見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民 75年 10出版，頁 394。 

23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3。 

24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1-2。 

25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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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我之境 

    在有我之境中所表現出的生命情調，以下所引韋詩是藉景來引發內心的傷感，析探

如下： 

 

      柳葉遍寒塘，曉霜凝高閣；累日此留連，別來成寂寞。〈寄盧陟〉 

 

此首詩前兩句描寫春日早晨仍帶有淒寒的感覺，用了「遍」和「凝」將此淒清渲染了廣

大的境界，而韋應物在此地流連多日也觸景生情產生了寂寞的感懷，在景中就帶有了作

者的心情。 

 

      斜月纔鑒帷，凝霜偏冷枕；持情須耿耿，故作單牀寢。〈荅賓〉 

 

此首詩描寫的是秋夜冷意，前兩句利用斜月的月光纏繞著房裡的幕帷，所結的霜也使枕

頭變冷，這裡所採用的皆是冷色調來渲染孤獨之情，也因為是內心寂寞才能夠將微小的

月色變化描寫仔細，最後帶到自我的感情上，此時此刻是一人單牀寢，「單」字便直接描

述了孤單之情。 

 

      去馬嘶春草，歸人立夕陽；元知數日別，要使兩情傷。〈答王卿送別〉 

 

這首詩前兩句描寫春日黃昏離別之情如同春草一般綿綿不絕，而歸人立在廣大的夕陽之

中，用微小的歸人來襯托無限的離情，最後，點出了這樣的分離是兩者皆感受到的情傷。 

 

      別酌春林啼鳥稀，雙旌背日晚風吹；却憶回來花已盡，東郊立馬望城池。 

     〈送王卿〉 

 

此是送別詩，在春天和友人送別的離情，前兩句描寫送別時的景色，透過春林和啼鳥點

出了今日送別還是春天盛景，但是之後再回來此地時，或許繁花已盡，不禁有了立馬望

城池的惆悵之情。 

     

（二）無我之境 

    當詩人沉浸在景物之中，在主體和客體兩者的觀照，呈現出一種忘我的，是宇宙和

自我的領悟。以下韋詩概分為幾類： 

 

1.觀雪 

     

    雪是潔白的，在韋應物的眼中，於天地之間的一片皚皚雪中體悟了「無為」與自然

的「道心」：韋應物在〈答崔都水〉：「深夜竹庭雪，孤燈案上書；不遇無為化，誰復得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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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又〈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野寺望山雪，空齋對竹林；我以養愚地，生君

道者心。」可以看到雪地與竹子，一片寂靜，養愚守拙，自然內心也順應自然，不求有

所作為，毋怪作者會心生道心。 

    此外，〈懷琅耶深標二釋子〉一詩：「白雪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

山蒼然。」這是在有雪的月夜懷念僧人法深和道標的詩，前兩句單純描寫景色，但到了

第四句更是以景作情，由月照山呈現出超然、與世無爭的情懷。 

 

2.觀潮 

 

    潮水自有其一定的週期，代表時間的流逝，在《論語．子罕》：「逝者如斯夫，不捨

晝夜。」，就是孔子體悟到時間的一逝不回，勉勵人要更加把握時間進德修業。而蘇東坡

〈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一樣是用江水做譬喻，但是蘇軾就加入了道家

的思想，認為萬事萬物只是表象改變而本體未嘗消逝，做了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時間的永

恆性。 

    韋應物〈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回；

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從去早潮來。」在春日繁花盛景時，和好友喝醉酒，此時，不再

局限於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傍晚的潮水去了，早上的潮水還是會再來到。人生也是如此，

將小我拓展為大我時，便能了悟宇宙間來去自如的永恆，這正是蘇東坡所云：「自其變者

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可和韋應物心

境相呼應。 

    此外，韋應物〈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最為人所讚頌。這首詩所呈現的是一幅春天黃昏江景，先對無人所

知的幽草產生憐憫之心，再者，說出了春潮帶來的急雨，使得無人之舟自橫在江邊。這

裡可以看出作者透過著一片「靜景」表達了他崇尚自然的思想，也因為內心的心靜，才

可以對週遭細微的環境做了深刻的描述。 

 

3.觀松 

 

    中國詩歌中，要表現作者節操者，不外乎是歲寒三友「松、竹、梅」，韋應物詩歌中

也是對松有所感懷：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僧。〈寄燦師〉 

      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藉松來懷人，憶起山僧和幽人，這些韋應物心懷的對象都是與世無爭、恬淡自適的人，

也因為和作者心靈彼此互相投機，才會興起懷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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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山 

 

    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將自己悠然恬淡的心志投射到難山上，中

國詩歌中，對於山的歌詠亦不在少數，山給人一種渾雄厚重之感，在山林中也是顯現出

悠適廣大的心懷。列舉韋應物下列幾首詩來探其與山的對話： 

 

      暫與雲林別，忽陪鴛鷺翔；看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答趙氏生伉〉 

 

韋應物此時的心境，暫時離開了山林的隱逸，要再重歸於朝廷，在酬答趙氏生中，料想

他應是和山相獨望，一字「獨」字就表達了內心的惆悵之情。 

    另外，〈夜望〉：「南樓夜已寂，暗鳥動林間；不見城郭事，沉沉唯四山。」也是透過

描述細微的夜景，在黑夜寂靜中還可以感受小鳥的動靜，此時此刻內心的超然讓他暫時

忘卻國家之事，只有面對四山讓他可以獲得片刻的安寧，但這種出仕和退隱的心是一直

在心頭縈迴不去的。 

 

肆、韋應物絕句中的禪趣 

    韋應物和僧人時有往來，在辛文房〈韋應物傳〉：就提到韋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

欲，所居必焚香掃地而坐，冥心象外。」26故在其詩歌創作上也有其禪趣顯現其中。 

    這也和唐代的背景有關，佛教盛行，融入了中國故有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王維就

是其中一例，號稱為詩佛，當時有不少人會結識僧人，並彼此唱和，蕭麗華《唐代詩歌

與禪學》一書中提到： 

     

      佛教對宇宙時空的認知本來即持超越性，心中一念可遍滿三千世界，一心 

      不亂，湛深禪定，自然也能有超時空的體驗。《華嚴經》云：「以一劫為一 

      切劫，以一切劫為一切。以一切剎為一剎，以一剎為一切剎。」《維摩詰 

      經．不思議品》云：「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斷取三千大世界，如陶家輪， 

      著右掌中。」過去、現在、未來等時間之流是心念之變異；紅塵、淨土、 

      宇宙各大千世界也是心念之分別，禪定者如能自性不動，則無來無去，此 

      即《金剛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華嚴經》亦云：「諸 

      法無生亦無滅，亦復無來無有去。」因此參禪者也宴坐中往往有超越時空 

      的體驗，隨四禪高下而神力不同。即使未能入定，在閑目暝思或閑心自適 

      下也都能有對時空、動靜的敏銳覺知。
27

 

 

                                                 

26
 見陶敏、王友勝編：《韋應物集校注》，頁 623。 

27
 見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台北：東大圖書，民國 86年九月出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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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佛教影響，韋應物在詩歌中也表達了自己的性格，對於周圍環境的敏銳感知，讓他

透過即景抒情中呈現他淡泊的一面。 

 

（一）閑居寥落生高興 

    韋應物一生徘徊於出仕和退隱之間，而閑居之時都居住在寺廟當中，在〈閑居寄端

及重陽〉一詩中就說：「山明野寺曙鐘微，雪滿幽林人迹稀。閑居寥落生高興，無事風塵

獨不歸。」這樣的情感下列幾首詩中都可呈現出來： 

 

      滿郭春色嵐已昏，鴉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 

     〈縣內閑居贈溫公〉 

      躡石欹危過急澗，攀崖迢遞弄懸泉；猶將虎竹為身累，欲付歸人絕世緣。 

     〈尋簡寂觀瀑布〉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宿永陽寄燦律師〉 

      殘霞照高閣，青山出遠林；晴明一登望，蕭灑此幽襟。〈善福寺閣〉 

 

透過景色的描寫，清楚表達了自己「雖居世網」但是內心卻是常保清靜的心志，在山林

間或是寺廟裡，無一不是瀟灑的人生態度，但在面對山僧時卻「無一言」與「懸燈獨自

宿」，在繁華落盡的簡樸山居寺廟歲月裡，不再需要外在言語的溝通，透過心凝形釋，也

能體悟自我內在最深沉的聲音。 

    此外，寺廟的鐘聲，韋應物也有特別的描述：〈答東林道士〉：「紫閣西邊第幾峰，茅

齋夜雪虎行蹤；遙看黛色知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鐘。」〈賦得沙際路送從叔象〉：「獨樹沙

邊人迹稀，欲行愁遠暮鐘時；野泉幾處侵應盡，不遇山僧知問誰。」「鐘聲」聲音渾厚，

在萬籟俱寂與暮色中，襯托出寂靜之感，山行中循著鐘聲，似乎是可以引導到所要行的

方向。 

    在〈登寶意寺上方舊游〉：「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烟樹滿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

坐聽微鐘記住年。」在鐘聲流逝當中，體會了時間的遞嬗，於是藉由聽微鐘來記住「年」，

更顯現了「山中無甲子，寒盡不知年」的閒適。 

 

（二）自是看山花 

    在莊嚴的寺院山林中，擺脫了塵世間的紛紛擾擾，這種清靜之情是一般俗士無法體

會的，〈寄廬山椶衣居士〉：「兀兀山行無處歸，山中猛虎識椶衣；俗客欲尋應不遇，雲溪

道士見猶稀。」山中的老虎能識椶衣，代表山裡所往來的都是一些平凡之人，且人和物

之間也形成了和諧的關係，豈是那些俗客可以誤闖的。 

    這樣的情志就表達了一種人和自然的關係，一種物與我的和平共處，在下列兩首詩

中表現的更為淋漓盡致： 

 

      秋山僧冷病，聊寄五三杯；應瀉山瓢裏，還寄此瓢來。〈寄釋子良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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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齋地雖密，忘子迹要賒；一來非問訊，自是看山花。〈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燦〉 

 

此處很像禪宗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又是山，見水

又是水」的境界，〈寄釋子良史酒〉一詩中：在和釋子飲酒之時，「還寄此瓢來」，一語說

盡了心中無限事，「瓢」以不再具有物象的瓢了，而是雖然山僧既冷又病，喝酒寄情，除

了表達彼此間的情感外，亦是看透了人世間生老病死，一切終究回歸到平淡裡來。而〈入

西齋示僧〉一詩中，一字「忘」了所處的齋地有多密，到了此地，並非要問訊，而是要

看開在此山中的花朵，因為唯有在自然之中，所有萬事萬物都是自由的，不屬於任何一

方，同時，也只有懷有閒適之情的人才可能停下腳步去欣賞一花一木，也才能夠了解「一

沙一世界」的悟道之理。 

    王國維《人間詞話．第二六則》： 

 

      古今之城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 

      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 

      處。」此第三境也。
28

 

 

綜觀韋應物這一生，徘徊於出處進退之間，又深受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影響，經歷紛紛

擾擾的仕宦與隱退，在追求平淡和寧靜中，或許也可以和王國維的三境界來闡釋，「自是

看山花」，就是眾裡尋他千百度的適然。 

 

伍、韋應物詠物詩中審美情趣 

    韋應物的絕句創作中有一組詠物詩，從自然之物描寫來抒發自我情感，依其內容可

分為四大類，第一類：「自然景象」：〈詠露珠〉、〈詠曉〉、〈詠夜〉、〈詠聲〉、〈詠春雪〉；

第二類：「器物」：〈詠珊瑚〉、〈詠瑠璃〉、〈詠玉〉、〈詠琥珀〉、〈詠水精〉；第三類：「植物」：

〈紫荊花〉、〈移海榴〉；第四類：「動物」：〈翫螢火〉，以此四類加以析探其形象思維。 

 

（一）形象描寫 

    在創作中往往會利用物體本身的部份特徵來表現出整理的概念，詠物詩的創作亦是

如此。《文心雕龍．明詩》：「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9正說明人

本有諸多的情感，受到外物的引發，吟詠心志，但作為創作心理來說則必須歸於自然。 

    李澤厚《華夏美學》說： 

 

                                                 

28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15。 

29
 見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上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93年，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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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想像的真實」大於重「感知的真實」，不是輕視理知的認識因素，恰 

好相反，正因為理解（認識）在暗中起者基礎作用，所以，虛擬才不覺其 

假，暗示即許可為真。因有理解作底子，想像才可以這樣自由而不必靠知 

覺。同時，理解（認識）也才不需要直接顯露，甚至常常匿而不見，理（知） 

性因素已經完全融解在想像中去了。
30

 

 

將此說法套用在詠物詩上便不難發現在形象的描寫上除了思考要如何表現事物的明顯特

徵性外，還有其邏輯思維，將抽象的事物運用平常的經驗，透過暗示性的描寫自然也可

以達到詠物的效果。 

 

1.感知的真實 

    韋應物〈咏露珠〉是就露珠的外在形象作一具體的描寫：「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

將來玉盤上，不定始知圓。」利用「一滴」來強調露珠的微小，「不定」來說明外在特徵

是圓的，如此描寫，一顆露珠的形象自然活躍起來。 

   〈咏珊瑚〉：「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首兩句點出珊

瑚既無花葉也不是玉石，但是卻是生於石頭上的。 

   〈玩螢火〉：「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才歛，繞竹光復流。」前兩句從「衰

草」便點出時近秋天，後兩句則具體寫出螢火蟲繞著竹子的流光。 

 

2.想像的真實 

    韋應物詠物詩中有三首詩是描寫抽象的事物，〈詠曉〉：「軍中始吹角，城上河初落；

深沉猶隱帷，晃朗先分閣。」前二句利用外在環境的氛圍，從「吹角」到「銀河落下」

開始，暗示一天即將開始，後兩句則是針對一明一暗的形象，在帷幕掀開之後，一字「分」

就寫盡了清晨明朗的宏闊意象。 

   〈詠夜〉：「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催。」此首詩說明了日

出和日落，一日復一日，特別是在夜晚才了悟年齡的衰老就是消逝在這無聲無息的黑夜

之中。 

   〈詠聲〉：「萬物自生聽，大空怕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消。」聲音的起源來自

於「靜中」，這裡很符合道家的美學，《莊子．天道》：「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在天地之間，去除了感官的束縛，表現了精神上的自由，達到「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二）藉物抒情 

    在詠物詩中還有一類是藉物來抒情，透過外在的形象來抒發內心的感慨，從王國維

評詠物詞的審美觀點切入： 

                                                 

30
 見李澤厚：《華夏美學》，台北：三民書局，民國 88年十月二刷，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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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詞話》第三十八則：「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
31

為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

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著，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32何以王國維對蘇東坡〈水龍吟〉最為讚賞？其實除了描寫楊花的外在形象特徵之外，以

抽象的筆法寫出楊花飄忽不定的感覺「似花還似非花」，再帶到思婦的離愁之思，下闕點

出了點點的離人淚，是因為春雨過後柳絮成為池上的浮萍，從思婦的感嘆進而到時光易

消逝的感傷，除了寫物之外還融入的作者自己的情感在裡面，這才是韻味之所在。 

    而韋應物詠物詩的絕句中，下列四首詩亦有藉物抒情的感懷： 

 

      葉有苦寒色，山中霜霰多；雖此蒙陽景，移根意如何。〈移海榴〉 

 

「海榴」，此首詩第一句描寫海榴的葉子，用其「寒」字來表達其風骨，而第二句則是交

代海榴所處的環境，「霜霰」就是雨點遇冷而成的雪珠，所以其氛圍肯定是異常冷酷，後

三四句則是抒情的部份，點出移根對海榴來說又怎樣呢？能夠在險惡的環境中成長，也

不必大費周章想要移根求榮了，在韋應物自己仕宦的過程中，雖多次的出仕與閑居，地

方一換再換，但是只要內心閒適無礙，外在的環境也無法使心境動搖。 

 

      雜英紛已積，含芳獨暮春；還如故園樹，忽憶故人園。〈見紫荊花〉 

 

這首詩所要表現的就是較為常見的睹物思人，看到紫荊花在暮春時節「獨自」猶含著香

氣，但卻想起了故園樹裡的故人園，雖不明白點出思念故人，但由樹→園→故人，已層

層將相思之情表露無遺。 

 

      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水。〈咏水精〉 

 

此首詩詠水精最為靈活，「水」本身就像一面鏡子般隨物體而反映其顏色，但在平穩的水

面下是無法顯現出情感來的，但是當明月高掛在天上，月光流瀉水面，愁緒卻成流水，

這樣的邏輯思維回環反覆，卻造成一種靈動的美感。 

 

      徘徊輕雪意，似惜艷陽時；不悟風花冷，翻令梅柳遲。〈咏春雪〉 

 

照一般常理而言，雪到了春天幾乎是消融殆盡，但後兩句卻言道春雪反而讓梅柳遲送來

春天。這種微觀的心境很像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

                                                 

31
 蘇東坡〈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

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

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32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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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宦遊之人才更能夠體會季節細微的變化，因為內心的孤寂感與外在環境正好相互

投射，韋應物表現在歌詠春雪不能體悟風花冷，事實上也正是因為自己本身在外宦遊而

生成的感嘆吧。 

 

（三）人格投射 

    韋應物在〈任洛陽丞請告一首〉自云自己的性格：「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揆材

各有用，反性生苦辛。折腰非無事，飲水非無貧。休告臥空館，養病絕囂塵。游魚自成

族，野鳥亦有群。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氲。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

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為？當去東皋耘。」強調方與圓本來就是不同屬性的東西，不可

強加於彼此之上，方不可受圓，直亦不可受圓為輪，所以套用在他自己的性格上，就表

現了崇尚自然的一面，因為萬事萬物各有其優點，違反事物的本性反而會更加艱辛，而

物以類聚，像是游魚和野鳥成群，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這些思想和韋應物平時所觀覽的書籍是相通的，其好讀《老子》和《易經》，〈春日

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盧少府偉夏侯校書審〉：「谷鳥時一囀，田園春雨餘。光風動

林早，高窗照日初。獨飲澗中水，吟咏老氏書。城闕應多事，誰憶此閑居？」，又〈答李

澣其三〉：「林中觀易罷，溪上對鷗閑。楚俗饒辭客，何人最往還。」綜觀《老子》和《易

經》的思想，無不表現出超然的思維模式，李澤厚與劉紀綱主編《中國美學史》就提到

《易經》的美學價值： 

 

      天與人是相通的、一致的，自然本身的運動變化所表現出的規律也就是人 

      類在他的活動中所應當遵循的規律。33
 

 

《易經．乾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在含有儒家積極與剛健外，還蘊含了道家

以「無」、「自然」作為宇宙運行的法則，而天和人自有一種密切的關係。以此觀點來探

討韋應物詠物的絕句詩中，如何去表現他崇尚自然本性的一面，舉三首詩為例： 

 

      乾坤有精物，至寶無文章；雕琢為世器，真性一朝傷。〈詠玉〉 

      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勘將對玉人。〈詠瑠璃〉 

      曾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觀。〈咏琥珀〉 

 

這三首詩分別歌詠玉、瑠璃和琥珀，以「玉」來說，自古以來都是儒家君子所佩帶的器

物之一，但是韋應物卻認為天地之間的精物也是最自然的東西，若一旦家以人工的雕琢，

反倒會傷害其本性；「瑠璃」和寒冰一樣具有凜然的特質，但是若將其雕刻成玉人，也是

失其原本的風味；「琥珀」雖是珍寶但也是蚊蚋落入寒松液中千年變化而成的，這些都是

順應其自然原始的本性，若是以人為強加改變則會失去其真性與美感。 

     

                                                 

33
 見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上冊》，台北縣：漢京文化，西元 2003年一月初版，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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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第一○則》：「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

景語，皆情語也。」34透過韋應物的山水詩和詠物詩中，各得其情景交融的創作心理和審

美靜觀，也可以看到主體和客體間的合一。 

    山水詩中從對自然景物，觀雪、潮、松、山，寄託生命的情調，在有我和無我之間，

各自顯現不同的境界，此外，詩歌所表達的味外之味──禪趣與哲理的抒發，更是不可

不去重視的部份。 

    詠物詩則是透過對於歌詠事物的過程去探究韋應物的人格投射，分別從感知的真實

和想像的真實，在虛實間參透與塑造生命的格調。 

    鐘惺《唐詩歸》：「韋蘇州等詩，胸中腕中皆先有一段真至深永之趣，落筆自然清妙」
35這裡所評論韋應物詩的風格「自然清妙」，這正和其人格特質亦有相關之處，綜觀其創

作心理和詩歌作品，皆不矯揉造作其言語，注重自然無為，崇尚真實的美感，這就是韋

應物最令人稱道的原因。 

 

 

 

 

 

 

 

 

 

 

 

 

 

 

 

 

 

 

 

                                                 

34
 見王國維著，徐調孚校注：《人間詞話》，頁 42。 

35
 見陶敏、王友勝編：《韋應物集校注》，頁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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